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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2021 年 6 月 10 日，早晨六点不到，

住在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一家社区卫

生服务中心的马毛姐就起床了。

小女儿刘光林知道母亲的习惯，早

早带了早饭过来。马毛姐一边吃，一边

不停地看着手表上的时间。刘光林说，

不急，不急，还早着呢。

马毛姐是赶着去参加省里举行的

“光荣在党 50 年”纪念章颁发仪式。尽

管已经八十六岁高龄了，十多年前又患

了脑梗，行动不是太方便，但接到参会

通知，她还是毫不犹豫地决定：“我要

去，今年是建党一百年啊！”

七点钟刚过，马毛姐出门了。服务

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康复患者都知

道她，这位永远笑呵呵的老太太，可是

当年渡江战役中的“渡江英雄”。他们

纷纷与她打招呼：“马老太，出门去啊？”

马毛姐笑着点点头，伸手拉了拉衣

服，她收养的那只小猫跟在她身后，“喵

呜”叫了一声，跑到小花园中玩去了。

仲夏的阳光从树叶间洒下来。女

儿忽然问：“娘，你可算过，你这一辈子

一共得了多少块奖章啊？”

马毛姐摇摇头：“不记得了。”

二

不过，马毛姐永远也不会忘记，自

己得到的第一份荣誉——“一等渡江功

臣”称号。

那一年，她才十四岁。

马毛姐成长在安徽无为一个贫苦

的渔民家庭，从她的家穿过一道低矮的

江堤，就是浩荡的长江。靠水吃水，村

里人大多是江上捕鱼人，因为国民党反

动派和当地渔霸的欺压，乡亲们过着贫

苦的生活。马毛姐的父母没有文化，加

上旧社会对女孩子根本不重视，她一直

没 有 正 式 的 名 字 ，由 于 在 家 中 排 行 第

三，大家就称呼她“三姐”。

马毛姐从小在江边跟着父母兄弟

打鱼，练得一身好水性。十二岁那年，

为了赎回被抓壮丁的父亲，马毛姐不得

不被送去做童养媳。那段日子真太苦

了，天天不是被打就是挨骂，马毛姐的

额 头 上 至 今 还 有 一 个 凹 下 去 的 伤 疤

——那天她生病了，可是还得天没亮就

起床，为一大家人煮饭。又累又困又饿

的她眼前恍惚，一不小心栽倒在灶前的

铁炉上，额头磕出又大又深的口子，一

时鲜血淋漓，却没人管没人问，伤口也

是过了好久才结痂。

1948 年 6 月，家乡解放，马毛姐终

于 结 束 了 悲 惨 的 童 养 媳 生 活 ，重 新 回

到 父 母 身 边 。 宝 贵 的 自 由 失 而 复 得 ，

“解放军”“共产党”的名字由此深深刻

在 她 幼 小 的 心 灵 里 。 转 过 年 ，1949 年

初，马毛姐再出江打鱼，发现沿江的村

庄 里 都 驻 扎 着 解 放 军 战 士 ，墙 壁 上 都

写上了“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”的

标语。她这才知道，在江对岸，还有好

多 地 方 的 人 和 自 己 以 前 一 样 ，生 活 在

一个黑暗的社会里。那里的人民正等

待着解放。

当时，解放军战士不少来自北方地

区，不熟悉水性，马毛姐便每天早早去

部队营部，教战士们扯帆、撑篙等船上

活 计 。 她 教 得 认 真 又 仔 细 ，战 士 们 都

竖 起 大 拇 指 夸 她 ：这 个 小 老 师 真 厉

害 ！ 但 马 毛 姐 不 满 足 ，她 还 想 为 解 放

军 做 更 多 事 ，想 让 更 多 人 早 点过上解

放了的好日子。于是，她和思想进步的

哥哥瞒着父母，一起报名参加了“渡江

突击队”。

1949 年 4 月 20 日晚上，马毛姐急匆

匆和哥哥来到江边，按照编号找到分配

好的木船。马毛姐手刚刚摸到舵把，一

名解放军干部见她身材瘦小，脸上稚气

未脱，便赶紧拦住了她：“哎呀，小姑娘，

你上来干什么？我们这是去打仗！你

赶快回家去！”马毛姐急了：“我知道你

们是去打仗，是去搞解放的，我是突击

队员啊，来送你们过江的。”为了显示自

己是个熟练的船工，她还特意将船舵摇

了摇。但解放军干部还是不同意：“太

危险了，不行！快下船去！”说罢，硬生

生地赶她下了船。

马毛姐心里特别失落，眼泪都流了

下 来 。 但 她 不 甘 心 ，就 躲 在 附 近 芦 苇

里。信号弹升起来了，光照亮了江面，

也照得马毛姐眼前一亮。她猛地蹿出

去，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江边，向着即将

离岸的船奋力一跃，有惊无险地落在了

船上。

上了船的马毛姐俨然是个老水手，

她像往常出江一样，和哥哥各就各位。

哥哥眼睛不好，但力气大，便坐在船桅

杆边负责扯帆；马毛姐手脚灵活，一手

掌舵，一手划桨。借着隐隐的波光，马

毛姐看到，身边的芦苇丛里如离弦之箭

般射出了一艘艘小船，每艘船上都坐满

了解放军战士。

马毛姐双手不停，船只快速地向南

岸前进 ，已 经 隐 约 可 见 对 岸 的 江 堤 影

子。忽然，敌人的照明弹升起来，渡江

船 只 暴 露 在 江 面 上 。 霎 时 ，对 岸 的 子

弹 如 雨 点 一 般 落 下 来 ，有 的 打 烂 了 船

帆 ，有 的 打 穿 了 船 舷 ，有 的 掉 落 在 江

里，在江面翻起阵阵水花，江水如同滚

沸一般！

这一晚的江面，比马毛姐经历过的

任何一次都要凶险。但这一刻，她忘记

了害怕，心里只揣着一个念头：把解放

军送到对岸去！她拼命地划动着船桨，

突然，右手臂一麻，接着火辣辣地疼起

来。她低头一看，胳膊上鲜血直流，是

被一颗子弹击中了。枪林弹雨中，解放

军战士为她包扎了伤口，她试了试，还

能使上劲，便继续和哥哥配合着，凭着

过 硬 的 撑 船 技 术 ，快 速 地 向 南 岸 破 浪

前进。

一次、两次、三次……马毛姐和哥

哥就这样，一晚上六次横渡长江，运送

了三批解放军战士。渡江战役胜利后，

马毛姐被授予“一等渡江功臣”称号，无

为地区的三千多名“渡江功臣”中，她年

龄最小。

三

参加完上午“光荣在党 50 年”全省

老 党 员 老 干 部 座 谈 会 ，领 受 了 纪 念 章

后，马毛姐又匆匆忙忙赶了回来。她将

纪念章小心地收拾好，放在盒子里，收

藏进床头柜。

做这些的时候，她的目光不由得落

在墙上的挂历上。挂历上是毛主席画

像及他的诗词《卜算子·咏梅》。看着挂

历，她不由想起当年受到毛主席接见的

情景。

成为“一等渡江功臣”后，马毛姐并

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，依旧白天在村

里干农活、晚上到夜校去学习。她没有

想到，新中国会惦记着她这样一个普通

的渔家女——1951 年 9 月，马毛姐收到

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名的请柬，邀请她进

京参加国庆庆典。

在 北 京 ，毛 主 席 亲 切 接 见 了 马 毛

姐，还为她题词“毛姐：好好学习，天天

向上”。激动、感动、幸福……种种美好

的情感充盈着马毛姐的心。在北京的

日 子 ，成 了 她 一 生 都 不 会 忘 记 的 美 好

回忆。

从北京归来，马毛姐在安徽省炳辉

烈士子女学校等学校读书学习，1954 年

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57 年毕业后走

上工作岗位，先后在合肥车站麻纺厂、

针织厂、被服厂、帽厂、东风服装厂等生

产一线工作，担任过车间主任、工会主

席、党支部书记，后又担任合肥市服装

鞋帽工业公司副经理、工会主席、党委

委员。在这些平凡的工作岗位上，她严

格要求自己，努力学习和工作，多次荣

获 省 、市 劳 动 模 范 ，先 进 工 作 者 等 称

号。这些党和人民授予的荣誉，她都郑

重以待，倍加珍惜。

待将奖章收拾好了，马毛姐刚准备

坐在轮椅上休息一下，突然，一个黄黑

的身影“嗖”的一下跳入了她的怀抱，正

是那只小猫。这小猫不仅会捉老鼠，还

会提前“报告”有人来访。她幽默地说，

小猫跳，客人到。

四

最近，马毛姐的客人真不少。
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，

党 中 央 决 定 ，首 次 评 选 颁 授“ 七 一 勋

章”，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作出杰

出贡献、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。在

这份无比光荣的名单中，马毛姐的名字

赫然在列。

许多当年的老同事、老朋友从报刊

新闻上看到消息后，纷纷赶来看望她。

其中，还有一些特殊的客人，他们曾经

是她的“听众”——

退休之 后 ，马 毛 姐 没 有 忘 记 一 名

共 产 党 员 的 初 心 使 命 ，经 常 义 务 到 机

关 、学 校 、工 厂 等 单 位 做 革 命 传 统 报

告 ，进 行 红 色 革 命 文 化 教 育 。 在 2005
年 马 毛 姐 患 脑 梗 之 前 ，差 不 多 每 周 她

都要义务为合肥的大中小学校做一两

场报告。

女儿刘光林到现在还记得，自己读

小学四年级时，学校还请母亲来做了场

报告。那是她第一次听母亲做报告，她

没想到，母亲一口气在台上说了两个多

小时，说她童年时的苦难生活，说她参

加渡江战役的经历，说她受到毛主席接

见时的情形。说这些时，母亲总是说，

我并没有为党和人民做些什么，而党和

人民给了我太多的荣誉。平时看着话

语不多的母亲，做报告却不用看稿子，

她是带着感情说的，说完了后，同学们

拼命鼓掌。后来，刘光林参加工作了，

遇 到 过 去 的 同 学 ，他 们 还 会 说 起 她 母

亲，甚至能复述出她母亲当年做报告时

说过的话。

今年 3 月 28 日，清明节前夕，无为

市 想 请 马 毛 姐 在 建 党 百 年 之 际 ，回 到

老 家 看 一 看 ，给 乡 亲 和 孩 子 们 讲 一 堂

党课，做一次报告。马毛姐答应了，却

谢 绝 了 当 地 政 府 派 车 的 好 意 ，让 女 婿

开 着 私 家 车 ，送 她 回 到 了 阔 别 多 年 的

家乡马坝村。

一下车，她就感叹不已，昔日破败

的渔村如今早已楼房林立，道路宽敞，

周边的农田、蟹塘、莲池形成了优美的

生态大环境，村庄内外的河流、水塘连

通在一起，蛙鸣鱼跳，水面上闪耀着粼

粼波光。

乡 亲 们 得 知 马 毛 姐 回 来 ，非 常 热

情，拉起横幅欢迎她：“致敬渡江英雄！

欢迎回家！”

有的老人喊出了她的小名：“三姐，

三姐！”

在村活动广场，马毛姐现场给上学

的孩子们上了一堂爱国主义党史教育

课 。 虽 然 多 年 没 做 报 告 了 ，但 说 着 说

着，那些往事又都在脑海中鲜活起来。

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孩子们：我总

结一句话，那就是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

新中国”！

做完报告，马毛姐和家人一起去给

母亲和大哥扫墓。

祭奠完后，她在江边看着滔滔的江

水，仿佛又回到了多年前的那个夜晚，

又听见了那嘹亮的军歌：

向前！向前！向前！

我们的队伍向太阳，

脚踏着祖国的大地，

背负着民族的希望，

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。

…………

五

来访的客人们走了。吃过简单的

晚饭，天色暗了下来。

小猫又爬上了她的膝盖，享受着她

的抚摸；小区外，响起了叫卖水果的吆

喝声……马毛姐有些累了。这一天，除

了参加上午的活动，她又接待了好几拨

客人，来看望问候的，来采访录像的，来

请她讲党史的。

女儿告诉马毛姐，明天上午电视台

的人请她去渡江战役纪念馆，要拍一个

片子。

在渡江战役纪念馆内，有一座展示

人民群众送解放军过大江的群像雕塑，

其中就塑有十四岁的马毛姐帮助人民

解放军划船渡江的场景。当年，纪念馆

举行开馆仪式时，马毛姐受邀参加，女

儿陪着她。当女儿看见大屏幕中播放

的渡江战役纪录片中，小木船在枪林弹

雨中奋勇前行的镜头，便问马毛姐，当

时真是这样？马毛姐说，就是这样，就

是 这 样 ，当 时 我 们 一 起 出 去 的 是 四 条

船 ，结 果 两 条 船 被 打 沉 了 。 马 毛 姐 说

着，眼泪流了下来。

听到女儿说起“渡江战役纪念馆”，

马毛姐沉思了片刻，认真地对女儿说，

“七一勋章”如果颁发下来了，她要在自

己百年之后将勋章捐献给渡江战役纪

念馆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女儿问。

“当年参加渡江战役的人，很多都

牺 牲 了 ，而 我 幸 存 下 来 了 ，才 有 了 今

天 。 所 以 ，这 个 奖 章 不 是 属 于 我 个 人

的，而是属于大家的。”

上图为安徽省合肥市渡江战役纪

念馆。 影像中国

献给英雄的勋章
余同友

生我养我的谷城县，隶属湖北省襄

阳市。在我心中，谷城永远是红色的。

这里是革命老区，是一方洒满烈士鲜血

的土地。

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这里是革命根

据地之一。1927 年 10 月，风雨如晦的

谷城，中共谷城县委在这方土地上诞生

了。县委组织了盛康、茨河、石花等暴

动，两次攻打县城，还秘密建立起三支

游击队，从地主土豪劣绅手中夺得了一

些枪支。1931 年春，中共鄂豫边特委、

谷城县委把游击队拉上薤山，建立起革

命根据地，开展武装斗争。 8 月，县委

决定，把游击队改编为薤山红军游击司

令部。画有“镰刀”“斧头”、写有“中国

红军”的大旗，第一次飘扬在薤山上。

那时，在我老家七里沟，几乎家家

都有人参加红军。我的爷爷就在薤山

加入了红军，一把杀敌的大刀，被爷爷

和父亲两代人一直收藏着，后来作为红

军文物，交给了县里。

几十年来，我常常怀着崇敬的心

情，上薤山缅怀革命先烈，搜寻和写下

他们的战斗故事。那些在谷城大地上

英勇战斗过的革命前辈，全县人民也从

未忘记。七十多年来，谷城一直传颂着

他们的英雄事迹，传承着他们的革命精

神，并以各种方式纪念、怀念他们。

1930 年 10 月，中共谷城县委书记

李亚声在武昌被捕就义。改革开放之

初，谷城就将烈士遗骸从武昌迁回并

隆重安葬。 2009 年，县里将烈士家乡

的学校茨河镇中心学校，命名为“亚声

中学”，并为烈士塑像、立纪念碑，布置

了“李亚声烈士事迹陈列室”，如今这

里成为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1949 年 4 月 ，率 部 在 黄 山 垭 与 敌 作 战

捐躯的团长王希林，老家在河北，而他

的 鲜 血 却 洒 在 了 谷 城 土 地 上 。 1995
年，黄山垭村兴建“希林桥”，以永远纪

念这位解放军团长。谷城还兴建了革

命烈士陵园，高大的“黄山垭革命烈士

纪念碑”耸立在巍巍青山上。碑上金

色的大字，在阳光的映照下，闪烁着耀

眼的光芒。

在反“围剿”中，三千多名红军壮烈

牺牲在薤山周围。因山下的七里沟一

带牺牲人数众多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七里

沟被命名为“苏区村”。为纪念牺牲的

红 军 ，2017 年 ，县 里 在 苏 区 村 建 起 了

“谷城苏区革命历史展览馆”。每次到

苏 区 村 ，我 都 要 走 进 馆 内 ，默 默 地 观

看。那些红军将士的故事，总令我肃然

起敬。

先烈的精神已深深根植于这方山

水 中 ，更 根 植 于 这 片 土 地 上 人 们 的

心中。

在苏区村，七十四岁的村民王能

才，入党五十一年，义务担任党史宣讲

人三年。每当一批批参观者慕名而来，

讲述红色苏区故事的人就是他。七十

六岁的老党员帅启龙，其父亲和大伯都

曾是红军。他秉承父辈的精神，多年

来，一直义务帮助贫困户收割庄稼，用

自己的耕牛为别人犁田耙地，不收一分

工钱。村民说起他，有口皆碑。村民司

汝强，在外地打工。2016 年秋，听说村

里建水池，解决村民吃水难，他二话不

说，捐款一万元。村党支部向他表示感

谢，他说：“当年，老辈人当红军闹革命，

把命都豁出去了。我捐万把块钱，还值

得一说？”

在谷城，熊子勋寻找战友忠骨的

事，更是感人肺腑。

1949 年 3 月，国民党反动派土匪在

紫金山区为非作歹，枪杀共产党干部和

群众。县独立营三连立即进山剿匪。

谁知，因地形不熟，又遭匪徒伏击，全连

下落不明。同为南下干部、二十一岁的

熊子勋，胸怀满腔怒火，率部进山剿匪，

寻找三连战友。搜寻到茶园沟时，熊子

勋突然发现战友们被炸碎的衣鞋散落

在草木中，连树叶上都溅有鲜血。他

“扑通”跪在地上，痛哭说：“战友啊，你

们 和 我 一 同 参 军 ，一 同 南 下 干 革 命

……”望着茫茫大山，熊子勋发出誓言：

“我一定要找到战友们的下落！”

谁也没想到，熊子勋竟用数十年时

间 ，兑 现 了 这 一 承 诺 。 为 让 战 友“ 回

家”，熊子勋辗转多地，终于在四川找到

谷城独立营三连人员名册。根据名册，

熊子勋给七十多位战友家里写信，收到

五十八封回信。从此，他把寻找五十八

位战友作为自己的使命。多年来，他独

自往山里跑，寻访知晓战友牺牲情形的

村民。五十八位战友牺牲的经过，老百

姓掩埋他们的地方，终被熊子勋陆续查

清。他找到一人，便垒一个坟，竖一块

碑。根据熊子勋找到的名单，牺牲的战

友被一一追认为烈士。

每当我和熊子勋谈起这段往事，他

都会说：“后人怀念，就是不朽。活在我

们心中，就是永生。我们要把英雄的事

迹世世代代传承下去！”

如今，谷城人民没有辜负先烈们的

期望。中国创新百强县、全国循环经济

示范县、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百强县、全

国双拥模范县……一张张名片，辉映谷

城。革命老区今胜昔，红色土地簇簇

新。全县六十万人民，过上了红红火火

的好日子。

生我养我的谷城啊，不仅有着光荣

的历史，更有辉煌的未来！

谷
城
的
红
色
传
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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瑜

致敬功勋党员③

⑨

湖北省谷城县薤山风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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